1109 複習考作文分享
三、引導寫作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孤獨的沉澱，最細緻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澱、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晝家無法作晝，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丑。」(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

在速度掛帥的資訊年代裡，我們忙著趕赴下一個行程。趕著上課，趕著補習、趕著約會……我們如此奔忙，忙著考試、忙著賺錢、忙著左右張望……其實，在我們身邊周遭，往往有很多人、事、地、物，值得我們駐足、逗留、欣賞，甚至回味，而我們卻往往視而未見。請根據自身的經驗，以「駐足」為題，書寫一次「駐足」的經過及其體驗。文長600字左右。


〈駐足〉310吳念芸

他，走的不是路，是生活。

習慣了明快的生活節奏，就換不上慢一點的步調。生活太過緊繃，像小提琴上的弦，拴緊、高音；再拴緊，更高音；栓到最緊，斷了……就算是慷慨激昂的交響曲，中間也會出現較平緩的段落。於是，那一天，我駐足。

剛出了車站，站在路旁等公車。下著雨，手撐著雨傘。不耐的情緒，又冷又濕的天氣打在雨傘上，我轉著傘，試著將它們甩掉。嘰嘎、嘰嘎的聲音傳了過來。是一輛裝貨用的推車，旁邊是一位老先生，只剩半截的雨衣，裡面是泛黃的白色汗衫和短褲，腳底是啪噠啪噠想兩隻卻合不成一雙的拖鞋。推車上大大小小的袋子、紙箱、玻璃瓶、寶特瓶、鐵罐裝在裡面，嘰嘎、啪噠、嘰嘎、啪噠。
老先生的目光一直在搜尋，他沿著慢車道走，雖然比較危險，但是他可不想放過有可能停在中央分隔島上的獵物。有個學生逆向走來，手裡的鋁箔包掉落在地，他轉頭，又走了。老先生將鋁箔包小心撿起、壓平、放在推車上了。我看見他笑了，或許是因為地上的垃圾被他撿到了。也或許是他看見他的妻子或是小孩會因為今天比昨天多幾個銅板而高興所以先笑了。
嘰嘎、啪噠、嘰嘎、啪噠。他走遠了，背影裡沒有哀傷、落寞，而是興奮、喜悅。我想我是看了出神，不知道剛剛已經有幾班公車從我眼前閃過。能夠駐足似乎該好好感謝那飛快的公車。為了等公車，我才能看到那位老先生。雨傘旋轉，是因為老先生而緩緩轉著。
一雙腳能走過多少路？多少條街？多少個日子？

他，留下的是腳印，是說不出話的我。

〈駐足〉320彭郁棋

我被那一大片的藍吸引住了，她沒有刻意地展現她的美艷，卻隱隱約約地散發迷人的氣質，把我拉近她淡藍之中、還帶點粉白的世界裡，我想我愛上了這片天空。

這片天並不存在於一個浪漫的地方，那裡沒有起伏的山巒，一望無際的大海，有的只是嬉笑玩樂的國中學子和每日準時響起的清脆鐘聲。而我欣賞品味她的時刻就在每天的清晨。我牽著腳踏車慢慢步進校園時，總會不自覺地抬頭望她，看看她今天的模樣。有時她是一片蔚藍，這是她原始的美；有時她身上點綴了幾朵白雲，像上了妝的美人，美麗但不花稍；有時我研究起那幾朵雲，今日又成了什麼稀奇古怪的模樣。看著看著，腳步也跟著停了，好像連時間都跟我一樣，駐足讚嘆這一片美好。

這片天讓我患了失憶症，我將感官全投入在她身上，我忘了今天要考什麼試？我忘了我身處在什麼地方？我甚至沒聽到早自習的鐘聲已經響了，我忘了準備要遲到的事實。我忘了我忘了什麼，彷彿在這片天空下，一切瑣碎都可以遺忘，一切情感都可以丟棄，我似乎溶在那暖暖的天空下，像剛誕生的嬰兒，眨著清澈的眼，心靈也澄淨了，不用再為俗事擔憂，我可以思考更為深刻的人生哲理，整個人彷彿也羽化登仙了，我乘著白雲開始我天馬行空的思想，在這無邊際的天空裡，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腦袋裡的框框徹底粉碎。

「喂！」一陣呼喊，把我從成仙的狀態中打回原形，「你到底在看什麼？」，同學學著我，將下巴抬高至六十度角，眼帶疑惑看著那片靜止的天空，我笑著不回答，天空也許知道，我經歷了一段夢幻的水藍色旅程。

〈駐足〉320陳玫君

每個清晨必經一棵黃槐。我總是注視──這樹站著一個安分守己的靈魂──但從不停留。

絕對沒有怨言，遑論踰矩。而我從它身邊走過無數個晴空與暴雨。

然而這天卻不平靜。考試與颱風聲勢浩大地一同逼近。考卷驟著狂風暴雨迎面而來，還好一天下來我雖已瀕臨崩潰但尚能行走。卻萬萬沒想到，有人禁不住而應聲倒地。

我第一次為一棵樹駐足，徹頭徹尾沒想過是這樣令人驚心動魄的場景：那比橘子果凍還可口的黃色小花，不再隨風搖曳，此刻癱軟無力地萎垂著；那伴花兒的翠綠葉，不再輕輕向我招手，只是悲傷地呼痛。

曾經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寄託；曾經抓住我每個清晨的目光，給我最美的想像與寬慰。如今，就這樣倒在我面前，以最令人絕望的姿態。唉呀這一切讓我的生活全都不對都不對了!

可是，我無能為力。只能拍照留下紀錄，紀錄我給你的第一次，但寧死不願相信是最後一次的駐足。也許，這也是另一種安慰。在你安分守己的生命中，終於有一次像這樣踰矩的行為。這種腐頹的美，也安慰了我黑洞般巨大的悲傷。

於是我拾起悲傷，離開。祈禱著，你再站起的那天。那一天，我將再次駐足，看著黃花微笑、綠葉舞動，看你神采奕奕而我心滿意足。

那一天，希望你也能看到我，為我自己微笑，映著陽光，神采奕奕地站起。我祈禱著。

〈駐足〉320劉靜璇

我走在喧囂的城市街頭，車陣、人群不停地在身旁流動著，我也是城市流動的一部分，在冰冷的空氣裡。

暮秋的城市傍晚十分熱鬧，四處是趕著回家的上班族和學生，不過只要走過距離火車站四、五條街，四周便即刻沉寂，只有微風颳動樹葉的聲音，我即享受這樣的靜謐。

走過住家附近的公園，我突然停下腳步，在夕照下公園裡的每一棵樹都被暈染成微醺的顏色，雖然台灣位於亞熱帶，但在夕陽柔和的橘光中，像極了油畫裡美麗的楓林，地面上的落葉也染上淡橘色，我興高采烈地從上面走過，彷彿聽見楓葉彼此摩娑的沙沙聲──即使腳踩的不是美麗浪漫醉人的楓！

秋天傍晚的日落景色迷人至極，一顆裹著一層膜的熊熊火球！暈著古銅色的淡光，和整片天空的晚霞調和成一杯色彩繽紛的調酒，嘗起來微甜。整個公園除了微醺的樹木，在公園散步的人們、鞦韆、滑梯和草皮也全泡在這杯酒中，看起來好溫暖，也好醉人。

輕輕坐上早已不合身高的鞦韆，奇怪，時間是怎麼如沙一般悄悄從指縫間溜走的呢?我已從蹦蹦跳跳，興高采烈盪鞦韆的小女孩變成每天背著沉重書包看孩子盪鞦韆的少女了，小時候在公園裡玩耍的情景還近在眼前，但又好像很久遠了呢。

夕陽慢慢地沒入錯落的建築群裡，金色的陽光也隨之消失，該回家了罷！也許明天會再度駐足於此，有著我金色童年和酒釀秋天的美麗地方。
〈駐足〉320 張浩尉

我，正在等。

車水馬龍，陌生的一切正在熟悉的流動著；紅燈閃爍，熟悉的一切正在陌生的停留。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那些與我有關無關的事物像極了眼前這條永不止息的馬路，從我眼前經過，而後遠走。至於我如天地裡的蜉蝣，滄海中的一粟，也只能接受這一切的消逝。多麼瀟灑！

多麼虛假！已遠去的無關事物理所當然地可以任憑他們穿梭於我的人生，但那些切身相關的呢？我，還在等。縱使我等的那些已不在。每次當我經過了那個路口，妳的聲音變悄悄地停留在我的耳裡，妳身上沐浴後的清香便瀰漫在我的身旁，我們曾經的一切，便陌生的又在我腦裡駐足。停留，在熟悉的路口，在陌生的回憶裡，我默默孤單溫習，擁抱著回憶的衝擊。

我隻身站在街口，不必替妳背書包，不必等一陣風吹來，為妳披上我大兩號的外套，不必一杯飲料兩根吸管，濃情密意，不必再多等幾個紅燈，延遲道別。

但終究，我還是多等了好幾個紅燈。想了妳幾回。

你見過回憶嗎？回憶像什麼？回憶是沉默的，直到有了詩歌；回憶是沒有味道的，直到彼此靠近；回憶是看不見的，直到我們一起創作。原來，我見過回憶，在那個駐足的街口，難以抗拒。我彷彿是靜止的，表面上，但我知道我的內心早已失速，紮紮實實地被妳又撩動了上百、上千回。

我，還在等。一陣風吹來，孤伶伶地喝著妳最愛的冰釀綠茶，吞了幾口辛酸回憶。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在等你，亦或是等我有一天能不心痛地放下的時候。

我，駐足在妳心裡。

〈駐足〉320張育欣

我終於看見了你，在燈火闌珊的時候。

從前我總是坐在你的肩上任性地不肯自己走路，因為在那樣的高度，我能好整以暇的地窺視藍天上的白雲、俯看鬱茫茫的草地，毫不費力地欣賞前方的美麗。

在嘗試跌跌撞撞後，我仍依賴地牽著你的大手，那溫熱厚實、長滿了繭的手溫柔地帶著我向前，胖胖腳丫也不害怕了，快樂地踏起舞步。

然而我中就是悄悄地鬆開了手，在踏穩了步伐之後。不知是哪個六神無主的黃昏，偷偷地收回了小指，你沒發現，於是差點連手心都一起出走。或許是天生就嚮往著自由，就像氫氣球總是追求大片的天空。

我選擇了另一隻手，另一隻白皙年輕的手。那隻手總是厲聲厲色地逼我十指交扣，猶如枷鎖，不像你的細心，親愛的父親，輕輕的包覆我的手，深怕太用力會窒息。

我開始明白愛情和親情分為兩道血脈，愛情是動脈在我體內橫衝直撞，而親情卻默默隱於皮下，只進不出。

而終，白皙的手選擇了另一隻更柔嫩的小手。空蕩蕩的手猶如失魂落魄的心，我嘗試去抓回我所熟悉的溫度，卻不知道你在哪裡。遍體鱗傷、兀自懊悔、痛心疾首，大聲呼喊，累的再也走不動了。

我又看見了你，在我終於駐足回首的時候。

你卻只與我擦身而過。
〈駐足〉320江承欣
速度，給那些躁動的人去競逐，我喜歡慢慢地散著步，為生活裡每個低調平凡的小確幸駐足。

像是速效的茶包給無暇細細品嚐生命的人潤喉，我喜環持著木茶匙，舀一匙茶葉，看它悠悠在水裡轉醒。

「捨茶外」是這罐茶的名字，總覺得有種豁達的況味。是否生命裡我們要忍心捨棄什麼？才能擁有什麼？

倒掉了第一泡茶，我伏著，在桌上靜靜和那玻璃壺相望。起初，似乎是平常看慣了快速變動的景色，如電視機螢幕高速切換的色彩粒子、如十字路。二十秒，二十秒切換的紅綠燈，及在它之後蜂擁來去的車輛與人潮。我竟有些不耐煩那玻璃壺的靜。
慢慢地，壺裡焦枯如種子的乾燥茶葉，像小嬰兒般，先小心翼翼地伸出一隻小指頭，試水溫，安心了之後，才緩緩伸展四肢，伸一個久違的懶腰，然後在溫暖的水域裡悠遊。壺裡像一個自成一格的小世界，似乎不論外頭多麼促繁匆忙，它們在它們的世界裡，從容。

我想，大概是從帶著晨霧的翠綠經歷赤火烘焙的溫度，以及暗無天日漫漫無期的等待，所有原本的焦躁不安都在過程中一併煉去，於是它們便決定不疾不徐，優雅地轉醒。
茶香在空氣中蔓延著，那是每一株茶從容轉醒的魂。茶葉在壺裡如海水中輕盈搖擺的海草，望著望著，我想化作一尾悠遊的魚在其間穿梭。
目睹乾癟而焦黑的茶籽悠悠在水裡綻放開來，起死回生，心也不由得沉靜了下來。捨棄什麼，才能擁有什麼。在速度之外，有著無與倫比的美麗。

〈駐足〉320黃韶敏

每一次的駐足都是為了與美邂逅，正如每一次的回眸都是為了成全一段機緣。

剝著唇上的死皮，一層又一層直到瞬間撕扯的痛楚迸打入腦海。痛得頭皮發麻只想問候別人的家屬，但我知道不行，哪裡都可以就這裡不行，死寂的空氣似是凍結在某個瞬間，彷彿發出一丁點聲響就會讓這片死寂給吸收一樣，整個人。於是我深呼吸了幾次用眼神示意母親，我要出去繞個幾圈，這種刻意的寧靜把任何一絲歡愉或者生氣都扼殺綁死，再不離開我擔心我會窒息。

於是抬腳邁出安寧病房。

雙手插在口袋，我鬆出長長的一口氣。隱隱能感覺人氣的流動和壓低的交談聲。每間安寧病房隨著進住者心態的不同，房間的氛圍也不一樣。我有些後悔陪媽媽一塊來探望她的友人，好像在生命即將凋零之時，死氣會先行來到，在一邊慢慢纏住生者的軀體，一寸寸地佔領。
轉進視聽室之前，下意識地我往旁邊門沒關的安寧病房看去，然後便愣住了。

一直以來，對圖片中老夫老妻在夕陽下著手，白髮蒼蒼在被拉得長長的交疊的影子的陪伴下，同步而走的背影有種欣羨，因僅僅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便能知道那便是一生，相知相惜相扶相守。真正看見時，我只是張著嘴，眼眶突地就熱了。躺在床上的是一個老奶奶，兩頰下凹，形容卻不枯槁，眼底溫溫潤潤地，看著幫自己拉被子的老伴。老爺爺面色有些憔悴但還是笑容滿面，我隱約聽見：「厚啦！恁睏挖就會睏啦！」「手放進去！外面很冷。」等句子，老奶奶笑著身出手比了個吃飯的動作，老爺爺回道：「欸啦！歹夠擔心了……」說完，便小心翼翼地提起老奶奶的手放進被窩，接著便朝我走來。我頓時有些不知所措，被老夫老妻之間的氣氛給吸引竟然就駐足了好一會兒，老爺爺走到門邊卻是輕輕掩上了門，門將掩時，不知是錯覺還是其他，老人眼角有濡失的淚。

我鼻頭一酸，拐彎朝阿姨的病房走去。人間時節的溫情羈絆在我不意的逗留下被看見。有些悵然若失又說不上來的感覺，走進病房，突然間竟覺得空氣在流動，我望著阿姨緊握母親雙手，不知在說些什麼的畫面，好像了解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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